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凋谢的杜鹃
○ 陈明耀

镇嘉从乡下扫墓回城，望着公交车显屏
“11”二字，心口一颤，仿佛戳到他的痛处。

车厢里喘不过气来，车玻璃上热气凝成水
滴往下淌，他用纸巾擦干一小块看向车外的太
平山，那是二十四年前他和娟子初相识的地方。

快到城郊，镇嘉接到好友卫东的电话，说
在“梅沙雨林”私房菜等他。下车后镇嘉径直
去往“梅沙雨林”，那地熟，静僻。卫东早到
了，菜已上桌。没有客套，镇嘉用手抓起一个
大鸡腿就啃。

酒过三巡，一想起往事，镇嘉眼睛就红
了：“兄弟你有所不知呀，大年三十夜，一家三
口刚吃完包坨，娟子突感不适，我问可否坚持
一夜，把年过好再去透析？娟子没吱声，谁想
后半夜就……悔呀！都坚持了十九年。”说完
扇了自己几耳光，卫东劝他说：“你已做得够
好，别自责了，娟子会理解你的。”

卫东一看时候不早，便送他回家。镇嘉开
门就喊：“我回啦，没什么事别打电话，娟子！
娟子！”无人应答，卫东知道，他已幻觉了。

镇嘉斜躺在沙发上，平复一下心情，说起
过往：“我在家排行十一，上有五兄五姐，老娘
生我时已四十有六，那年头温饱都成问题，幸
得大嫂刚生下大侄子不久，奶水富足。大嫂
说我幼时比大侄儿讲狠，好哭，一哭就有奶
吃，人小鬼大。我读书还行，八十年代初考上
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当年县里最吃香的部
门。当时谈朋友也顺利，以敏子的家庭条件
怎么就看上了我这农村伢？”

卫东应道：“你多才多艺呗，婚礼那天，你
穿西装抱吉他唱着恋曲1990向敏子走去，羡
慕死了我！我一直不解，敏子那么好的人，你
怎么舍得放手？”

镇嘉说：“当时我思想也激烈斗争过，抛
弃敏子，于心不忍，毕竟真心相爱，起因是母
亲七十八岁那年一病不起，临终前拉着我的
手说，十一呀，我家三代就你考上了大学，你
不留个后，我怎么向祖宗交代呀……这话恰
被门外的敏子听到，敏子何等聪明，一番权衡
之后，毅然选择和平分手。”

镇嘉说这话时眼里噙着泪。这时手机响
了，那头传来儿子的声音：“爸！刚才打你电
话干嘛说一句就挂啦？我估计此刻你也到家
了，没喝醉吧？”“好着呢，你卫东叔在陪我喝
茶，放心吧儿子，你好好考研就成。”

搁下手机，镇嘉说：“还记得那年清明节
咱们几个登太平山不？”“当然记得呀！那日
天气出奇的好，杜鹃正艳，娟子和她艺专的同
学也在那赏花，娟子长相甜美，能歌善舞，你
当时那双色眼盯着她就没转过窍，你小子有
桃花运。”“我有桃花煞，往后的事你都知道，
2002年再婚生子，儿子三岁那年娟子患尿毒
症，次年换肾，2008年我离职下海，全身心照
顾娟子，每周两次透析，雷打不动，多次从鬼
门关把她拉回来，前后花了四百多万，如果不
是娟子这病，我挣那多钱干嘛，跟你一样写写
画画的多好呀！”“我一直好奇，是什么力量支
撑你这么多年不放弃的呢？”“能多延缓娟子
一天生命，我儿子就能多叫一天妈！”

不知不觉间雨停了，窗外已见鱼肚白。

苦竹林好风光
○ 喻雪金

初到苦竹林村，首先入眼的是掩映在一
排柏树间的两层楼房，房后的花坛边砌有一
面造型精致的墙，墙上“苦竹林村”几个红色
大字分外耀眼。

村支书赵娟四十出头，个子不高，穿着简
单的针织衫牛仔裤，整个人显得精明干练。
赵娟是个非常有情怀的人，深爱着家乡的山
山水水。她如数家珍地向我们介绍着苦竹林
村，描述着苦竹林村的远景规划。说者娓娓，
听者陶醉。

苦竹林村村前是山，村后也是山，一条河，
自西向东蜿蜒盘旋，曲折回环，与刘高公路盘
绕在一起，从村庄穿过。如同一条玉带，将村
庄和田野串联在一起。夏日的乡村，宛如初长
成的少女，风姿绰约，充满了诗情画意。

沿着干净整洁的村庄公路前行，太阳能
路灯一路延伸，似乎要延伸到遥远的天边。
沿路的花坛里，太阳花和格桑花热烈地绽放
着，它们以娇艳的色彩和优雅的姿态点缀了
乡村，人的心情便如鲜花般盛开。

青山、绿水、村庄、田野，静静地和谐着。
穿过一个湾子，每个人家的庭院都被打理

井井有条，房前屋后绿树环绕，花木扶疏。一
户人家门前，几个人坐着聊天喝茶，脸上洋溢
着幸福和满足。一只大黄狗，见到来人也不吠
叫，温顺地摇尾站着。一片恬淡、悠闲、宁静。

偶尔，见到房屋的外墙被粉饰成彩绘，色
彩鲜艳。上面绘着乡风文明及农耕文化等内
容的图画，它们和一条条标语一起绘出乡风
文明新画卷，在扮靓村湾的同时，营造浓厚的
文化氛围。

美好的地方自然有美丽的传说。相传清
同治年间，本村太学生赵科进自幼聪明好学，
次次会考，名列前茅。28岁这年仲春，当他
踌躇满志地备考进士时，家乡传来母亲身染
重病，卧床不起的家书，赵科进痛彻心扉，决
定弃考回乡侍母。其去世后六年，获皇恩旌
表，追授“秉心纯孝”匾额，悬于赵氏宗祠，并
建四柱三层八字门楼孝子牌坊，立于村口。

赵氏祠堂雕龙画栋，飞檐翘角，青砖黛瓦
间流淌着岁月的痕迹。前堂斗拱下，《秉心纯
孝》匾额端庄而醒目。村民们倍感自豪的同
时传教世代子孙，形成知名一方的孝风。

孝子牌坊、赵氏祠堂、孝心墙、孝心桥、文
化广场和村庄里的别墅楼房交相辉映，古今
交织，文化碰撞，打造出特色空间的韵味。

立于孝心桥上，和煦的阳光在脸上轻轻
洒过，洒在河水中，洒在两岸的青山上。河水
草甸般浓密着青山透明的绿与无底的温柔。
我的目光浮在水面、沉入心底，心底便滋生出
对这山水真挚的热爱。

望得见青山，看得见绿水，留得住乡愁，
这就是人们向往的家园。苦竹林村的青山绿
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村里那些淳朴执着，
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一起构成一幅绝美的自然
画卷，让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

风吹岁月老
○程应峰

路过菜市场，见摊子上摆了很多葱绿的菖
蒲和碧翠的艾蒿，心头倏地就涌起一股青青的
味，涩涩的味。刹那间，缕缕乡情亲情弥漫开
来，情绪就被一种叫思念的感情绾结住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下，每逢端午，家
家户户都有在门前插菖蒲挂艾蒿的习惯。从
小，我的身体就不太好，多病多灾的。正因为
这样，在端午节的头一天，不管阴晴风雨，母
亲都会弄一束菖蒲和一束艾蒿回来。早早地
将它们插在门楣上。在母亲心中，插菖蒲挂
艾蒿可以祛鬼禳邪、祈求平安。当然，世上没
什么神鬼，但毋庸置疑，菖蒲和艾蒿所散发的
香气确能驱逐蚊虫，祛瘟镇痛，有利于生命健
康。母亲不清楚这一点，但她为自己的亲人
祈福的心境却芳香毕现。

这个端午，像往常一样，我中午买了一束
菖蒲和一束艾蒿回家，在青葱碧翠的遐想和
缠绵逼人的清怡之香里，虔诚地将这两样带
着乡野气息的草本植物挂上了门楣。坐在书
房里，我的想象世界竟旗帜般飘满了菖蒲和
艾蒿。我醒过神来的时候，给老家打了个电
话，得知就近的小妹回家去了，她轻描淡写地
告诉我，母亲的身体状况不太好。我知道，这

个时候，空气潮湿，天气沉闷，她上了年岁的
身体已难得抗得住这些异常的变化了。我无
法马上回家，只好在心中挂上菖蒲和艾蒿，默
默地为她祈祷，嘱她心无旁骛，用心治疗。

某一年的端午，我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
组“在老家后院摘桃子，在前院为母亲剪发”
的图片，赢得了曾所未有的一大堆秒赞和好
评。有的说，家风值得学习。有的说，有爱
心的孝子好。还有的说，才子文章写得好，
又孝顺。众说纷纭。在这一组简单的图片
中，有的看到了亲情流淌的温馨；有的说长
辈健康真是做子女的福分；有的认为这就是
一个人到了一定年龄期待的生活：采桃东篱
下，孝修慈母发。有人另辟蹊径，问，你还会
剪发？

对众多微信好友的关注和称道，我回复
说，去年，我的父亲离我们而去。现在，只有
母亲孤身一人了。好在，母亲在，家就在。一
年难得回家几次，回来一趟，顺便为母亲剪剪
发，不过是举手之劳的事。这种举手之劳无
须学习，用心就行。但这永远是需要动手、值
得去做的尘世好事。

每次回家，闲来坐在老家屋檐下，抬眼望

去，我看见的，是一抹熟悉的青山。没雾的早
上，一切清晰可见，山体轮廓分明，山梁上那一棵
棵杂树，似乎都数得过来。山上的一切都是青
翠的，只是色泽的深浅度不同而已。或嫩绿，或
沉绿，或苍绿……当然，若是在夜晚，山梁就是
幽蓝夜空下一道神性十足的黑色闪电了。那是
自然造化的另一种优美之姿，耐人品读，耐人寻
味。白天的此刻，视野之内，南山沉静，它似乎沉
浸在千百万年的怀想里。它给我们带出了地阔
天蓝、植被丰美、空气清新，属于它的植被之中掩
藏着多少野生动物，不得而知，但它们一定在那
里。它们栖息在那儿，原生态地活着，活出了尘
世间的活泛、灵动和丰盛。

收回目光，我的视线落在后院园子里，那
里满是母亲的劳作成果和悉心呵护的花卉树
木。于我而言，每个端午节回家，除了看望年
迈的母亲，最重要的，就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事情：比如买菜、做饭、洗碗、备鸡食、喂鸡、扫
地、倒垃圾……最适意的，就是在给母亲剪发
的时候，听母亲给我絮叨：前不久树上结了多
少桃子，结了多少枇杷，还有多少小金钱桔子
……她吃不了多少，绝大部分都让邻居摘走
了或是送人了。在她的身体状况还行的时

候，她一个人在后院空地里栽了一些豆角秧
子、一些花生、一些红苕。母亲说，下次你们
再回家时就可以尝尝鲜了。

还有一部分依然空着的地里，野草又长高
了，回来的那天傍晚，稍凉快点，我便毫不犹豫
操起刀剪将疯长的野草割倒了一大片。母亲
说，就让它们放在那儿吧，可以肥地的。

凭一窗知更替，凭一园知兴衰。后院园
子里的一些花卉虽然没有父亲在世时丰盛，
但绝大多数盆栽依然有序地存活着，它们在
蓝天白云下，在声声鸟鸣中，以姹紫嫣红的方
式，不懈不怠地焕发着一个农家院落的生机。

父亲一走已是好几年，七十多岁的母亲
虽然腿脚不大方便，但属于我们的乡下老屋
的前院后院，依然被她打理得井井有条。是
的，母亲在，家就在。亲情，永远是蓝天白云
下最有感觉的叫人放不下的牵挂。

风吹岁月老，却怎么也吹不散亲情。这
一刻，我似乎听见了灵魂在萦回，云雀在歌
唱。那属于云雀的矫健的动作，疾飞而上，直
入云霄；那高空振翅时鸣唱，活泼自在，悦耳
悠扬。父亲的魂呢，在属于母亲和我的想象
世界里，久久缠绕、久久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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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种时节，乘大巴去汪家畈村。一路上，
我们被绿的山包、田畴、树木迎着送着，车子
犹如行走在一条绿绿的长廊。一路追随的横
石河，河水翻转着清波，向东流去，好似为赶
路的人轻轻掸扫风尘。

行不多时，就到了汪家畈。公路很自然
地把村庄分成南北各半。路南路北各一条长
长的山脉，逶迤而来，绵延而去，不见首尾。当
地朋友说，南面山叫南山，北面山叫北山。两
山之名与汪家畈村名一样，直白，朴实，一叫就
是几百年。谁都不在意这些名字好不好听，里
面有没有深意。我的思绪在“南山”“北山”“汪
家畈”上跳跃，似触到了汪家畈人的率真。

天蓝，云白。大幕似的青绿，从两座山的
山顶垂下来，把河流，田畈、植被，涂绿成蓬勃
的绿，蓊郁的青。青与绿难分彼此，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有深青托浅青，有黯绿举着嫩绿，

有的绿中泛一点梨黄，有的青中缀一丝淡红。
青在疯长，绿在流淌，田畈一眼望不到边。

路南地势略高，村居紧挨南山脚下。路
北畈地宽阔，均是齐整井然的一方天地。村
庄门楼立在路北，上绘传统苏式彩画，门额题

“汪家畈”三个大字。门里人家，家家商量好
了似的，留出宽宽的地盘作路。不见谁家围
起院墙，制造拒人门外的疏离感。唯一米见
方的低矮花坛，等距离卧在路边。花坛里的
桂花树已长成行道树样子，树底花草环绕，芙
蓉开得欢欢的，月季也开得欢欢的，一眼瞥过
去，是给每栋房子都镶了道花边。

树上有鸟在鸣叫，远一声，近一声，如在
人心上安了弦，每弹拨一下，就婉转一回。

屋与屋的搁空处，地头上，田梗边，一年
蓬、吊钟柳、延胡索以及叫不出名的小野花漫
不经心地开着，似落下一地的小粉蝶。这个

季节的田畴，自然是水稻当主角。站稳了脚
跟的秧苗，仍然软软的，经风一吹，就弯下了
腰。你站定在身旁，仿佛听到它们的笑，从一
丘田笑向一丘田，从河这边笑到河那边。一
树一树的梨，早已抖落芬芳，将青涩的小果挂
满枝头。两条清河奔着涌着，在梨园不远处，
汇成一条大河。原是它默默滋润，才育出甜
脆多汁的闯王梨。

河道空旷，树木绕堤，自成风景。吃苦耐劳
的汪家畈人，茶余饭后都爱到铺贴一新的河堤上
散散步，在凉亭上坐一坐，一天的累与乏，便悄然
消散。生活再忙，有这等山水供养，何等值得。

好山好水出好茶。站在南山最高峰，可
领略汪家畈全貌。远处四野葱茏，河道迂回，
村居安闲，眼前古木参天，翠竹成浪。层层叠
叠的绿茶丛，梯田一样拾阶而上，似甩开来的
绸带，满山满岭地铺展。色是养眼养心的色，

香是沁人心肺的香。闯王茶人深知南山是块
宝地，这里降水多，云雾大，沙性土壤透水透
气性强，而一年四季落叶落花、鸟粪等，不间
断给土壤提供有机物质，特别适合种茶。被
阳光包浆的片片叶芽，似披了一身银饰，在枝
头蹁跹起舞。“这方茶，香高味醇呢！”闯王茶
人每听人夸自家茶，赧然一笑，便慢条斯理地
跟你聊茶味、茶道。

在“山水间”茶室，主人热情地依客人口
味泡茶。红茶被山泉水沸沸地烫开，褐色的
茶叶，在水里沉浮，清香薄丝一样在空气中飘
荡，在鼻底回旋，让人端详半天才舍得品上一
口。而绿茶，泡在透明杯里，初时嫩绿，慢慢
地，又绿中带一点微黄，啜一口，唇舌生津，再
一口，神清气爽。

云雾山水间，有好友相伴而行，有知已相
对品饮，大有飘飘欲仙之感。

山水之间有条畈
○ 朱丽平

等 待
○ 江南月

你会来吗，这雨季来临
淋湿那些起皱的思念
一群鸟飞来飞去
寻觅时光中逝去的华年
这雨季绵绵，你会来吗

我只在乎你一个
那心的钥匙
已打开尘封的大锁
你是一颗石子
激起心海深处的漩涡
我的眼泪里有你的痛苦
你的笑声中有我的欢乐

风带着夏天的信息吹过
好像有什么秘密对我说
云在低语，一朵又一朵
有一条路，通向你的心
你的心啊，是不是
故乡鲜艳的红豆颗颗

醒在夏花里
○ 熊建军

在清风里

麦穗攒动脑袋
欣赏栀子花、茉莉花
蔷薇偷偷地笑
成了一首朦胧诗
蝴蝶扇动泥草的幸福
一种快感 不断扩散
小男孩光着脚丫在蓝天
游戏白云
与鸭比快活
所有的事物醒在时间里
忙着冲锋陷阵

母 亲
○ 戴海波

一个亲切称呼叫妈妈
您用血肉之躯滋润了这个家
十月怀胎孕育着我
用甘甜的乳液喂养我长大
您含辛茹苦
昼夜操劳到白发
一生为了子女
竭尽所能立业又成家
感恩慈祥的母亲
这是上帝对我的恩赐
如果有来世
我依然叫您一声妈
乌云密布的黑暗
病魔摧残了您的身躯
您与世长辞
孤独一人远行天涯
多少夜梦里惊醒
泪湿枕巾惦记着亲妈

荷叶歌
○ 刘新明

荷叶的许多功用如今慢慢丢失
哪怕在斧头湖边
堤岸两边荷叶田田，直到老去
都能那么完整地枯萎

随手取下一片硕大的荷叶
保留手掌宽的梗，合拢
以合理的比例一分为二
一顶带把的荷叶帽，一件荷叶披肩

那时候的我们，这样防雨防晒
偶尔也用荷叶帽取湖水解渴
后来，即使留在家乡
我们也是撑着伞具，端着茶杯

看风吹过，看雨滴嗒
看阳光漏下斑点在湖水中摇动
看田田荷叶，拘谨地由近到远

满江红
○ 徐永禄

鄂南香城，文化盛，墨染潜山。
长廊内，妙联佳对，神韵璀璨。笔走
龙蛇惊楚地，云舞鸾凤艳江天。楷行
草，具柳骨颜筋，满廊妍。

龙钟岁，耕砚田。涂鸦状，志更
坚。挥椽毫，何惧集莹映雪。定叫墨
海翻巨浪，必让玄穹闪雷电。再起
步，赓续文脉史，乐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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